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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

早期迁移经历对农村个体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

蒋浩君，苏群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利用 ＣＦＰＳ 数据，分析农村个体早期，即儿童时期的迁移流动经历对其成

年后的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发现早期迁移经历会对个体成年后的教育人力资本产生显著影响。 早

期迁移经历对个体受教育质量的影响是正面的，尤其是农村非户籍迁移个体。 早期迁移经历的发生

会显著提高个体的识字能力和数学能力，且这种积极影响会在发生迁移的时机更早、距离更远时，表

现得更为强烈。 对此，政府应多关注农村非户籍迁移群体，促进其家庭化流动，从而减少留守儿童，

增加农村儿童的迁移机会。 同时，应多方位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力，保证这部分儿童能够通过

迁移利用更好的教育资源、减少其学业中断的风险。 此外，还应出台相应政策支持农村家庭在儿童

适当的年龄进行远距离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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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大规模人口流动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家庭生活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学者们普遍

注意到，早期农村居民的“单打独斗”越来越被“携妻带子”的流动模式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流动

人口数量迅速扩张，使得流动人口在子女抚养方面面临诸多问题，吸引了政策制定者以及广大

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２０２０ 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 ３．７５ 亿左右，
《２０２０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达到 １４２９．７
万人。 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儿童群体将是我国未来重要的劳动力储备力量。 流

动儿童教育人力资本作为个体长期发展的禀赋，与其在成年后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息息相关。
大量国内外研究证明了迁移、流动经历会对儿童的学业产生短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

极的 ［１－２］ ，也可能是消极的 ［３］ 。 与此同时，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童年是人一生中模仿性和可

塑性最强的时期，也是个体成长和身心发育的关键阶段。 早年经历和成长环境会改变遗传倾向

并影响正在发育的大脑结构，最终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 ［４］ 。 已有研究显示，童年期的流动或迁

移经历不仅会对个体成年后的受教育年限产生影响 ［５－６］ ，还会对成年后的工作收入产生影

响 ［７－８］ 。 此外，儿童时期有迁移经历的青年与未有迁移经历的青年相比，初婚和初育年龄更

迟 ［８］ 。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早期迁移经历作为个体生命早期的重要事件，对个体产生

的影响远远不止于当期。 因此，对于早期迁移经历对个体发展影响的研究应从当期拓展至

长期。
但是，总体来说现有研究大多仍旧以现阶段处于“迁移状态”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

迁移状态对儿童的短期影响，而关注迁移经历对个体长期影响的研究仍旧较少。 同时，对于个

体成年后的教育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受教育年限，而忽略了受教育质量。 此外，户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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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直以来与我国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研究紧密相关，影响农村迁移、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资

源的获取。 因此，早期迁移经历的长期效应是否会受到户籍变动的影响也应受到关注。 基于

此，本文在户籍变动分组的基础上，从受教育年限和受教育质量两个维度，考察早期迁移经历对

农村个体成年后的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探寻有利于流动儿童长期发展的社会支持性资源，促
进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良性发展。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一）早期迁移的长期效应

研究表明，个体能力生产具有累积性，成年期的能力水平不仅取决于当期人力资本投资，还
取决于从胚胎开始的不同生命历程的能力积累 ［９－１０］ 。 生命历程理论强调个体成年期的能力水

平不仅取决于童年期的经济社会环境，还取决于个体成长历程中在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所限条

件下可获取的社会资源与机会 ［１１］ 。 由此，依照生命历程理论，童年经历对个体的影响可能是长

期且跨越生命历程周期的纵向累积过程。 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童年经历相对以往发生

了结构性变化，童年的生命事件和经历变得更为复杂多元。 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流动儿童

规模性增长，童年的迁移经历嵌入个体生命历程的起点，成为个体生活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个体产生长期的影响 ［１２］ 。 因此，将早期迁移经历对个体的影响从当期拓展至长期是具有较强

的理论支撑的。
与此同时，我们通常认为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迁移，其动机是为了获取更好的生活资源，包

括就业机会、公共服务资源等。 在此前提下，本文认为早期迁移经历可能通过以下路径对成年

时期的教育人力资本存量产生积极影响：第一，父母通过迁移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家庭收入因

此增加，从而有经济条件获取更加优质的教学资源；第二，当迁移发生时，农村流动儿童可能因

此获得迁入地更好的教育资源，从而提高受教育质量，对教育人力资本存量产生积极影响。 第

三，流动家庭在迁入地，通常来说是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与当地居民进行互动时，其对子女的

教育观念、方式会向当地居民趋于一致，从而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愿意为子女的求学提供支

持，促进子女教育人力资本的提高。 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Ｈ１：具有早期迁移经历的农村个体，可能会具有更高的教育人力资本。
（二）早期迁移时机的“早晚效应”
根据儿童早期投资理论的发展可知，人力资本的形成有敏感期和关键期，即个体某些能力

在特定的时期较其他时期发展更快、对刺激的反应更为敏感 ［１３］ 。 基于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研

究发现，新生儿的大脑包含最多的神经元细胞，其中约 ８０％的基础能力在从分娩前 ４ 个月到出

生后 ４０ 个月；２ 岁以前，神经元细胞突触建立连接的速度是 １００ 万个 ／秒，是成人时期的两倍；
８０％的大脑容量在 ３ 岁时已经形成，这段时间是人类大脑发展的窗口期 ［１４］ 。 Ｈｅｃｋｍａｎ 等 ［１５］ 指

出，平均而言，０ ～ ３ 岁是儿童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阶段。 早期迁移经历发生的时机

关系到个体是否在最合适的时机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从而促进大脑的发育，提升其人力资

本存量。 当迁移发生的时间在 ０ ～ ３ 岁时，迁移经历对于个体认知发展的干预更早，对其成年后

的教育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Ｈ２：早期迁移发生的时间越早，对农村个体获得教育人力资本的积极影响越大。
（三）早期迁移距离的“远近效应”
距离既是一个地理因素，又是一个经济因素，在区域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考

察迁移的影响时，理应考虑到距离的差异。 迁移的距离越远，个体所要付出的交通成本、环境适

应成本会相应增加。 因此，当个体做出迁移决策时，必定要衡量迁移时所付出的成本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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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只有当在迁入地所获得的收益，包括工资水平、就业机会、公共服务资源，能够抵消其迁

移成本时，才会促使迁移的达成。 对此，在个体童年时期，其家庭在做迁移决策时，必定要衡量

家庭迁移流动所付出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 当迁移距离越远时，可以合理推断其获得的收益必

然更大，才能够抵消远距离迁移带来的迁移成本。 在此过程中，儿童可能获取更好的资源，从而

对其成年后的教育人力资本存量产生更积极影响。 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Ｈ３：早期迁移的距离越远，对农村个体获得教育人力资本的积极影响越大。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 ＩＳＳ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 ＣＦＰＳ 调查涉及全国 ２９ 个省份、１３９４６ 户家庭，内容涵盖经济、教育、人口迁移、
健康等领域。 ＣＦＰＳ 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对 ２５ 个省份进行了基线调查，并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进行了追踪调查。 人口迁移信息是问卷调查基础信息的组成部分。 在 ２０１０
年基线调查的成人问卷中，ＣＦＰＳ 设计了被访者在 ３ 岁以前及 ４ ～ １２ 岁的迁移经历。 本文将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与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根据个人唯一识别码进行匹配，得到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样本中被访者的迁移经

历。 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出生户籍为农业户籍、２０１６ 年时年龄 １６ ～ ５９ 岁、非在读的被访者。
其中，在 ０ ～ １２ 岁时居住地发生改变的情况，被视为具有早期迁移经历。 经过数据筛选后，有效

样本为 １３９８６ 个。 其中，具有迁移经历的样本量为 ５８１ 个，没有迁移经历的样本为 １３４０５ 个。
（二）变量选取

１．因变量：教育人力资本

教育是人力资本生成和累积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过程。 随着知识、技能的增进，劳动力的素

质逐步形成和累积。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将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但受

教育年限仅能衡量受教育的时间长短，并不能有效衡量受教育质量。 因此，作为受教育质量的

重要衡量指标，认知能力也应作为教育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维度被考察。 对此，本文使用 ３ 个

指标来表示个体的教育人力资本，分别是受教育年限、ＣＦＰＳ 的识字测试得分和 ＣＦＰＳ 的数学测

试得分。 其中，受教育年限衡量个体受教育的时长，识字测试得分和数学测试得分代表个体的

认知能力，可以衡量个体的受教育质量。
受教育年限的数据主要来自个体的自答，把不同的学历转化为对应的受教育年限，相应赋

值为：小学以下 ＝ ３、小学 ＝ ６、初中 ＝ ９、高中或者中专职校 ＝ １２、大专及本科 ＝ １６、硕士及以上 ＝
１９。 识字能力和数学能力则是通过访员向受访者出示图片中的文字（识字测试）或数学题，受
访者将所示文字朗读出来或给出数学题答案进行测试。 为了方便比较识字能力和数学能力测

试的结果，这两个因变量在本文的回归分析中都使用了标准化的 Ｚ 值分数。
２．自变量：早期迁移经历

本文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察早期迁移经历。
（１）早期是否迁移。 本文将户籍为农业户籍的儿童在 ０ ～ １２ 岁居住地发生改变的情况，视

为具有早期迁移经历。
（２）早期迁移时机，即早期迁移发生时个体的年龄。 本文根据问卷设置的问题将迁移时机

分为“无迁移经历” “０ ～ ３ 岁迁移”和“４ ～ １２ 岁迁移” 。
（３）迁移距离，即早期迁移的地理范围。 本文根据受访者的出生地和居住地将迁移距离分

为“无迁移” “区县内迁移” “省内跨区县迁移”和“跨省迁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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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有：（１）个人特征，主要包含年龄、性别；（ ２）家庭特征，主要包含父母受教育

年限、兄弟姐妹数量、父母是否陪伴在身边；（ ３）地区特征，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按照经

济发展情况将我国省份划分为东北、西部、中部和东部四个地区。
样本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样本基本情况统计表（Ｎ＝ １３９８６）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早期是否迁移 否 ＝ ０；是 ＝ １ ０．０４ ０ １

早期迁移时机 无迁移 ＝ ０；０ ～ ３ 岁 ＝ １；４ ～ １２ 岁 ＝ ２ ０．０６ ０ ２

早期迁移距离 无迁移 ＝ ０；区县迁移 ＝ １；省内迁移 ＝ ２；省外迁移 ＝ ３ ０．０９ ０ ３

受教育年限 小学以下 ＝ ３；小学 ＝ ６；初中 ＝ ９；高中或者中专职校 ＝ １２；大专及本

科 ＝ １６；硕士及以上 ＝ １９

１２．３３ ９ １９

识字能力 ＣＦＰＳ 的识字测试得分（未标准化） ４．０６ ０ １０

数学能力 ＣＦＰＳ 的数学测试得分（未标准化） ４８２．０４ ４０９ ５８４

年龄 岁 ４３．００ １６ ５９

性别 男 ＝ １；女 ＝ ０ ０．４８ ０ １

婚姻状况 有配偶 ＝ １；无配偶 ＝ ０ ０．８８ ０ １

父亲受教育年限 小学以下 ＝ ３；小学 ＝ ６；初中 ＝ ９；高中或者中专职校 ＝ １２；大专及本

科 ＝ １６；硕士及以上 ＝ １９

６．６８ ３ １２

母亲受教育年限 小学以下 ＝ ３；小学 ＝ ６；初中 ＝ ９；高中或者中专职校 ＝ １２；大专及本

科 ＝ １６；硕士及以上 ＝ １９

５．６６ ３ １２

兄弟姐妹的数量 兄弟姐妹的数量 １．４１ ０ １２

出生地区 东北地区 ＝ １

西部地区 ＝ ２

中部地区 ＝ ３

东部地区 ＝ ４

２．６９ １ ４

父母陪伴 父母均不在身边 ＝ ０

父母一方不在身边 ＝ １

父母均在身边 ＝ ２

１．９１ ０ ２

户籍变动 农业户口 ＝ １

农业户口转非农户口 ＝ ２

１．０１ １ ２

（三）模型构建

本文从受教育年限、识字能力（字词测试分数）和数学能力（数学测试分数）３ 个变量来衡量

个体的教育人力资本。 由于 ３ 个变量都是连续变量，本文选择一般线性回归模型 ＯＬＳ 来进行分

析。 以受教育年限为例，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Ｙ ＝ α＋∑β ｉＸ ｉ＋ε

其中，Ｙ 为个体受教育年限；Ｘ ｉ为第 ｉ 个自变量，核心变量为是否有迁移经历，其他自变量包

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β ｉ为回归系数；α 为截距；ε 为回归误差。
考虑到迁移并非随机事件，而是父代根据家庭目标函数，并结合个体、家庭、社区等多重因

素进行选择的结果，因而具有自选择性，若仅仅采用基准模型，可能会造成回归结果的偏误。 因

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考察早期迁移经历对农村个体成年期的教育人力资本的

影响，以期得到具有早期迁移经历的净效应。 ＰＳＭ 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

估计个体在早期迁移的倾向值，对倾向得分在共同取值范围内的个体进行匹配；第二步，通过匹

配后的样本计算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 。
一般倾向得分匹配法 （ ＰＳＭ） 仅适用于处理变量为二分类情况下的情形 （如迁移与非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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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无法考察时机和距离对个体人力资本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

法（ＧＰＳＭ），以考察处理变量迁移时机和迁移距离对个体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 该方法不仅能

克服内生性与样本选择性偏误，还能满足处理变量为连续变量和多元变量的情形。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早期是否迁移对个体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

本文首先按照迁移发生时，户籍是否发生变动作为分组依据，将样本分为两组“农村非户籍

迁移组（农－农） ”和“农村户籍迁移组（农－非） ” ，进行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显示，对于农村户籍迁移组来说，早期迁移发生对其个体教育人力资本并没有显著影

响，可能是由于户籍变动产生的效应替代了迁移效应。 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造成

了城乡公共资源的差异，当农村个体的户籍发生改变时，其所拥有的公共资源就与城市居民一

致，并不会受到居住地是否迁移的影响。 对于农村非户籍迁移组而言，教育年限并不会因为早

期迁移是否发生而受到影响，但早期迁移经历的发生对识字能力和数学能力产生了影响。 一个

合理的解释是，受教育年限受义务教育普及的影响，绝大部分劳动者都具有至少 ９ 年的受教育

年限。 因此，受教育年限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但是，识字能力和数学能力作为衡量受教育质

量的指标，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具有早期迁移经历的农村劳动者，通过迁移获得了更好的教

育资源，从而教育质量显著提升。 Ｈ１ 得到验证。
表 ２　 早期是否迁移对个体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

变量
模型 １（教育年限） 模型 ２（识字能力） 模型 ３（数学能力）

农－农 农－非 农－农 农－非 农－农 农－非

迁移经历 是否迁移 －０．０４８４

（ ０．１９０７）

－０．５６３３

（ ０．５６２３）
０．１５７２∗∗∗

（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５８６

（ ０．０９６６）
０．１０８８∗∗∗

（ ０．０４０５）

０．０６７１

（ ０．１０２８）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１３．４８６９∗∗∗

（ ０．２９２６）

１０．８４７０∗∗∗

（ ２．２００４）

０．５２９９∗∗∗

（ ０．０６４３）

１．２３４４∗∗∗

（ ０．３１４１）

０．００８９

（ ０．０６３５）
１．２９５０∗∗∗

（ ０．４１７８）

Ｎ １３７９９ １８７ １３７９９ １８７ １３７９９ １８７

Ｒ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６８ ０．１７２ ０．１４７ ０．１７４ ０．１２３

　 　 注：①∗、∗∗、∗∗∗分别表示在 ０．１、０．０５、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②括号里的数值为标准误；③因篇幅所限，表中仅呈现核

心变量的回归结果；④下表同。

根据以上的结果，本文认为农村个体在生命早期，其家庭通过迁移获取更高的收入、更积极

的教育观念和更好的教育资源，从而提高了对个体的教育投资，经过长期的积累，对其成年后的

教育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影响。
（二）早期迁移时机对个体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

同样将样本根据户籍变动情况进行分组回归（表 ３） 。 模型 １ 依次加入个体特征（包括年

龄、性别） ，家庭特征（包括父母的教育年限、兄弟姐妹数量和父母陪伴等） ，地区特征后，根据户

籍变动情况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显示，迁移时机并不会对个体的受教育年限产生显著影响。
从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的结果可知，在农村非户籍迁移组里早期迁移时机对劳动者的识字能力

和数学能力具有显著影响。 与没有发生早期迁移的个体相比，发生早期迁移个体的识字能力显

著提升，其中，早期迁移为 ０ ～ ３ 岁的影响系数为 ０．１３９０，而 ４ ～ １２ 岁的影响系数为 ０．０８６９，低于

０ ～ ３ 岁迁移个体的影响系数。 这说明，在 ０ ～ ３ 岁发生早期迁移的，对其识字能力的积极影响更

显著。 同样的，早期迁移发生在 ０ ～ ３ 岁，对其数学能力的影响系数为０．１２４４， 而 ４ ～ １２ 岁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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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系数为 ０．０４７３，远低于 ０ ～ ３ 岁迁移个体的影响系数。 这说明，在 ０ ～ ３ 岁之间发生早期迁移，
其对数学能力的积极影响更显著。 这证明了，在个体早期 ０ ～ ３ 岁的关键期发生迁移，对成年后

的教育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质量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 Ｈ２ 得到验证。
表 ３　 早期迁移时机对个体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

变量
模型 １（教育年限） 模型 ２（识字能力） 模型 ３（数学能力）

农－农 农－非 农－农 农－非 农－农 农－非

迁移经历 ０ ～ ３ 岁迁移 ０．０９１６

（ ０．２７２５）

－１．３０５０

（ ０．７３５４）
０．１３９０∗∗

（ ０．０６０７）

－０．０７９８

（ ０．１２８１）
０．１２４４∗∗

（ ０．０５８０）

－０．０３３９

（ ０．１４３３）

４ ～ １２ 岁迁移 －０．０８７９

（ ０．１２９５）

－０．１５０９

（ ０．３０７６）
０．０８６９∗∗∗

（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５３７

（ ０．０５６０）
０．０４７３∗

（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５１４

（ ０．０５８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１３．４９０５∗∗∗

（ ０．２９２７）

１０．７５６０∗∗∗

（ ２．１８１４）

０．５２９４∗∗∗

（ ０．０６４３）

１．２１７４∗∗∗

（ ０．３０９８）

０．００９３

（ ０．０６３５）
１．２８２６∗∗∗

（ ０．４１６５）

Ｎ １３７９９ １８７ １３７９９ １８７ １３７９９ １８７

Ｒ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６９ ０．１７２ ０．１５０ ０．１７４ ０．１２１

（三）早期迁移距离对个体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

本文同样将样本根据户籍变动情况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４ 示。 模型 １ 依次加入个体特

征（包括年龄、性别） ，家庭特征（包括父母的教育年限、兄弟姐妹数量和父母陪伴等） ，地区特征

后，根据户籍变动情况进行了分组回归。 结果显示，早期迁移距离仅在户籍未发生改变时对受

教育年限具有显著影响。 具体表现为，早期发生省内迁移的个体，其受教育年限比未发生迁移

的个体少。 这与 Ｈ３ 相违背。 可能的原因是，远距离迁移在带来更多收益的同时，也可能因为生

活环境的变化越大，儿童的社会适应难度会相应提高，从而造成对其教育人力资本的负面影响。
其中，最为显著的负面因素就是城乡户籍壁垒带来的农村流动儿童的入学难。

表 ４　 早期迁移距离对个体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

变量
模型 １（教育年限） 模型 ２（识字能力） 模型 ３（数学能力）

农－农 农－非 农－农 农－非 农－农 农－非

迁移经历 区县迁移 ０．４０６１

（ ０．３６５０）

－０．０６９３

（ １．４７０４）

０．０４３７

（ ０．０８３３）

０．１６７０

（ ０．１８９９）

０．０１６４

（ ０．０７８８）

０．０５９２

（ ０．２４２１）

省内迁移 －０．６３７３∗∗

（ ０．３２４３）

－０．９３８５

（ ０．５９５９）
０．１９７２∗∗∗

（ ０．０７５１）

０．０００５

（ ０．１１３３）
０．１４４６∗∗

（ ０．０６８８）

０．０４７４

（ ０．１１１５）

省外迁移 ０．０７５５

（ ０．２８８７）

０．５１９６

（ ０．９２８２）
０．１９９４∗∗∗

（ ０．０５９８）

０．２０５９

（ ０．１３５５）
０．１４０９∗∗

（ ０．０６１７）

０．１４５８

（ ０．１９５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１３．５０３９∗∗∗

（ ０．２９２５）

１１．０３９０∗∗∗

（ ２．１６３１）

０．５２８６∗∗∗

（ ０．０６４３）

１．２６１９∗∗∗

（ ０．３０８８）

０．００７８

（ ０．０６３４）
１．３０７４∗∗∗

（ ０．４１６８）

Ｎ １３７９９ １８７ １３７９９ １８７ １３７９９ １８７

Ｒ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６９ ０．１７３ ０．１４７ ０．１７４ ０．１１５

　 　 从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的结果可知，在农村非户籍迁移组里早期迁移距离对劳动者的识字能力

和数学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与没有发生早期迁移的个体相比，发生早期省内迁移和省外

迁移的个体的识字能力显著提升，其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１９７２ 和 ０．１９９４。 这说明，早期迁移距离

越远，其识字能力获得的正向影响越强。
同样的，与没有发生早期迁移的个体相比，发生早期省内迁移和省外迁移的个体的数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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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显著提升，其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１４４６ 和 ０．１４０９。 这说明，早期迁移距离越远，的确会对其

数学能力造成更强的积极影响，但是当距离达到省级以上时，这种积极影响并不会继续增强。
可能的原因是，更远距离的迁移带来收益的同时还会增加个体面临的环境适应难度，从而抵消

了一部分积极影响。 但总体来说，比起区县内迁移，远距离的迁移对个体教育人力资本，尤其是

受教育质量方面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尽管基准回归发现，早期迁移经历会对个体的教育人力资本产生显著影响，但是迁移并非

随机事件，而是父代根据家庭目标，并结合个体、家庭、社区等多重因素进行选择的结果，因而迁

移经历具有自选择性，即迁移经历是内生变量。 若仅仅采用基准模型，可能会造成回归结果的

偏误。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和广义倾向匹配法（ＧＰＳＭ）考察早期迁

移经历对农村个体成年期的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以期得到迁移经历的净效应。
１． 早期是否迁移的长期效应

首先，本文根据有无早期迁移经历将全部样本划分为处理组（有早期迁移经历）和控制组

（无早期迁移经历） ，并设置一个二元虚拟变量“是否迁移” （处理组 ＝ １，控制组 ＝ ０） 。 根据上文

得出样本有早期迁移经历概率的估计值，并计算倾向得分。 然后，根据倾向得分对处理组和控

制组样本进行匹配，从而使得两组样本之间的变量均值没有显著差异，并最终通过估计处理组

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 ，得到早期迁移经历对人力资本的净影响。
表 ５ 显示了有迁移经历对个体教育人力资本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①。 ＰＳＭ 有多种匹配

方法，本文使用了最常用的 ３ 种，即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并报告了处理组的平均处

理效应（ＡＴＴ） 。 从表 ５ 可以看出，早期迁移经历仅在农村非户籍迁移组，即户籍未发生变化的

情况下对个体成年后的教育人力资本有显著影响。 具体表现为，在半径匹配和核匹配方法下，
迁移经历对教育人力资本的识字能力和数学能力的 ＡＴＴ 均为正，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明具有早期迁移经历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识字能力和数学能力。 但是，在最邻近匹配方法

下，迁移经历仅对识字能力有显著的提高作用，对于教育年限和数学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 整

体而言，结果与上文的回归结果一致，即具有早期迁移经历个体的教育人力资本明显高于没有

早期迁移经历的劳动者，且主要体现在教育质量上。
表 ５　 早期是否迁移对教育人力资本影响（ＰＳＭ）

ＡＴＴ

变量

农村非户籍迁移 农村户籍迁移

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教育年限 －０．０７２５

（ ０．２６５０）

－０．０３５３

（ ０．１９４０）

－０．０２３４

（ ０．１９４０）

０．５８１３

（ ０．９８４０）

－０．２５５４

（ ０．６６２２）

－０．３６９８

（ ０．６６７４）

识字能力 ０．１１５７∗

（ ０．０６３２）

０．１７６３∗∗∗

（ ０．０４６５）

０．１７５１∗∗∗

（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５１０

（ ０．１６４６）

０．０２５４

（ ０．１０８８）

０．０３０８

（ ０．１０９４）

数学能力 ０．０９５１

（ ０．０６１６）
０．１２１０∗∗∗

（ ０．０４５６）

０．１２１０∗∗∗

（ ０．０４５６）

０．２１７６

（ ０．１８４５）

０．０９１１

（ ０．１２２４）

０．１１２０

（ ０．１２３２）

　 　 ２． 早期迁移时机的“早晚效应”
本文还通过广义倾向匹配，进一步考察早期迁移时机对教育人力资本三个方面的影响。
（１）农村非户籍迁移组

图 １ 报告了农村非户籍迁移组的情况。 首先，在图 １ 中，通过 ＧＰＳＭ 匹配方法得到早期迁

移时机和个体受教育年限之间的关系。 受到模型的限制，这里将受教育年限转换为“是否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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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用了三种匹配方法，对多个变量进行了 ＰＳＭ 检验，因而存在多个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后，在迁移组和参照

组中参与匹配的所有变量偏误比例得到有效降低，表明 ＰＳＭ 具有适用性。 因篇幅限制，本文不再一一列出。



高中”的二分变量。 图 １ａ 报告的是平均剂量反应函数图，图 １ｂ 报告的是不同早期迁移时机对

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处理效应） 。 在图 １ａ 中，随着早期迁移时机从无到有、从低到高，受教

育年限先上升、后下降，然后趋于平稳。 具体如图 １ｂ 所示：迁移时机在（ ０，０．１）时，早期迁移时

机对受教育年限影响为正，在（０．１，０．５）时影响为负，在（０．５，１）影响为正，随后在（ １，２）时影响

再次为负。 这说明，与没有早期迁移的个体相比，有早期迁移经历的个体的受教育年限是较高

的。 但迁移发生后，在（０，０．１）时，早期迁移时机较早，受教育年限会增加；但随着迁移时机变

得更晚，在（０．１，１）时，迁移时机越晚，受教育年限可能降低。 在基准回归中，虽然迁移时机的

影响并不显著，但系数显示 ０ ～ ３ 岁的迁移经历会增加教育年限，４ ～ １２ 岁的迁移经历会降低教

育年限，与 ＧＰＳＭ 结果显示的趋势基本一致。

图 １　 早期迁移时机对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农－农）

其次，图 ２ 中报告了早期迁移时机和个体识字能力之间的关系。 图 ２ａ 中，随着早期迁移时

机从无到有、从低到高，识字能力先上升、后下降，再趋于平稳。 同时，如图 ２ｂ 所示：迁移时机在

（０，０．１） 区间时，早期迁移对识字能力影响为正，在 （ ０． １，０． ５） 区间时，其影响为负，而后在

（０．５，２）区间影响又变为正。 这说明，与没有迁移经历的个体相比，有早期迁移时机的个体的识

字能力是较高的，且这种影响会随着迁移时机推后而降低。

图 ２　 早期迁移时机对识字能力的影响（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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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图 ３ 则报告了早期迁移时机和个体数学能力之间的关系，与图 ２ 非常相似，与没有早

期迁移的个体相比，有早期迁移时机的个体的数学能力是较高的，但随着时机推后，这种正向影

响会逐步降低。 结果与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图 ３　 早期迁移时机对数学能力的影响（农－农）

（２）农村户籍迁移组

图 ４—图 ６ 则报告了农村户籍迁移组的情况。 首先，图 ４ 显示了早期迁移时机和个体受教

育年限之间的关系。 图 ４ａ 中，随着早期迁移时机从无到有、从早到晚，受教育年限先上升、后下

降。 具体如图 ４ｂ 所示：迁移时机在（０，１）时，早期迁移时机对受教育年限影响为正，在（ １，２）影

响为负。 这说明，与没有早期迁移的个体相比，有早期迁移经历个体的受教育年限是较长的；但
是，当迁移发生后，这种影响会随着迁移时机的推后逐渐变为负面影响。

图 ４　 早期迁移时机对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农－非）

其次，图 ５ 报告了早期迁移时机和个体识字能力之间的关系。 图 ５ａ 显示，随着早期迁移时

机从无到有、从早到晚，识字能力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 同时，如图 ５ｂ 所示：迁移时机在（ ０，
０．５）时对识字能力影响为正，在（０．５，１．２５）时影响为负，而后在（ １．２５，２）时影响又变为正。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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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与没有迁移经历的个体相比，有早期迁移时机个体的识字能力是较高的；但是，当时机较

早时，识字能力会降低，随着迁移时机推后，识字能力会再次上升。

图 ５　 早期迁移时机对识字能力的影响（农－非）

最后，图 ６ 则报告了早期迁移时机和个体数学能力之间的关系。 图 ６（ ａ）显示，随着迁移时

机变化，数学能力除了最开始呈现上升之外，基本趋于平稳。 这说明，与没有迁移经历的个体相

比，有早期迁移时机个体的数学能力是略高的；但是，随着迁移时机的推后，数学能力并没有明

显的变化。 总体来说，教育人力资本的变化趋势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图 ６　 早期迁移时机对数学能力的影响（农－非）

３． 早期迁移距离的“远近效应”
（１）农村非户籍迁移组

图 ７—图 ９ 分别显示了早期迁移距离对教育人力资本三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图 ７ 显示，通
过 ＧＰＳＭ 匹配方法得到早期迁移距离和个体受教育年限之间的关系。 图 ７ａ 中，随着早期迁移

距离变化，受教育年限先上升、后下降。 如图 ７ｂ 所示：迁移距离在（ ０，０．１）时，早期迁移是对受

教育年限影响为正，在（０．１，０．５５）时，其影响为负，且不断变小最终趋于 ０。 这说明，与没有早

９７１

第 ５ 期 蒋浩君，苏群 　 早期迁移经历对农村个体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



期迁移的个体相比，有早期迁移经历的个体的受教育年限是较高的。 但是，当迁移发生后，随着

迁移距离变得更远，这种影响先变为负向，再逐渐变为正向。

图 ７　 早期迁移距离对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农－农）

其次，图 ８ 报告了早期迁移距离和个体识字能力之间的关系。 图 ８ａ 显示，随着早期迁移距

离变化，识字能力同样先上升、后下降。 图 ８ｂ 显示：迁移距离在（ ０，０．１）时，早期迁移是对识字

能力影响为正，在（０．１，０．５）时，其影响为负，在（０．５，２）为正。 这说明，与没有早期迁移的个体

相比，有早期迁移经历个体的识字能力是较高的。 但是，当迁移发生后，这种正向影响仅在省内

迁移和省外迁移的区间内呈现，并且随着迁移距离越远，正向影响越强。

图 ８　 早期迁移距离对识字能力的影响（农－农）

最后，图 ９ 则报告了早期迁移距离和个体数学能力之间的关系，与图 ８ 非常相似，与没有早

期迁移的个体相比，有早期迁移距离个体的数学能力是较高的。 当迁移发生后，随着迁移距离

越远，正向影响越强。 结果与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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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早期迁移距离对数学能力的影响（农－农）

（２）农村户籍迁移组

图 １０—图 １２ 则报告了农村户籍迁移组的情况。 首先，图 １０ 显示了早期迁移距离和个体受

教育年限之间的关系，图 １０ａ 中，随着早期迁移距离，受教育年限先上升、后略微下降。 进一步

如图 １０ｂ 所示：迁移距离对受教育年限的作用基本为正向的，只在最开始和（ １，１．５）区间为负

向。 这说明，与没有早期迁移的个体相比，近距离迁移可能会对个体受教育年限造成负面影响，
随着距离增加，其影响逐渐转为正向。

图 １０　 早期迁移距离对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农－非）

其次，图 １１ 中报告了早期迁移距离和个体识字能力之间的关系。 图 １１ａ 中，随着早期迁移

距离从无到有、从近到远，识字能力先上升、后下降。 同时，如图 １１ｂ 所示：迁移距离在（ ０，０．５）
时对识字能力影响为正，在（ ０． ５，１． ２５）时影响为负，而后在（ １． ２５，２）时影响又变为正。 这说

明，与没有迁移经历的个体相比，有早期迁移距离的个体的识字能力是较高的；但是，当距离较

近时，识字能力会降低，随着迁移距离增加，识字能力会再次上升。
最后，图 １２ 则报告了早期迁移距离和个体数学能力之间的关系。 与图 １１ 基本一致，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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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迁移经历的个体相比，有早期迁移距离个体的数学能力是较高的；但是，当距离较近时，数学

能力会降低，随着迁移距离增加，数学能力会再次上升。 总体来说，教育人力资本的变化趋势与

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图 １１　 早期迁移距离对识字能力的影响（农－非）

图 １２　 早期迁移距离对数学能力的影响（农－非）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首先，早期迁移经历对个体教育人力资本确实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早期迁移经历会

对个体的教育质量（识字能力和数学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仅在农村非

户籍迁移组，即户籍没有发生变动时显著。 当户籍发生变动时，这种影响可能会被户籍变动带

来的影响所替代，从而并不显著。 其次，早期迁移时机对个体教育人力资本也存在显著影响。
早期迁移时机对个体的教育质量（识字能力和数学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并且，与在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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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岁发生迁移相比，个体在 ０ ～ ３ 岁发生迁移时，这种正向影响表现更为突出。 而这种影响仅在

农村非户籍迁移组显著。 最后，早期迁移距离对个体教育人力资本也存在显著影响。 其一，早
期迁移距离会对农村个体的受教育年限产生负面影响；当农村个体发生省内跨区县迁移时，其
受教育年限会减少。 其二，早期迁移距离越远，劳动者的教育质量（识字能力和数学能力）越

高，同样的，这种影响仅在农村非户籍迁移组显著。
（二）政策启示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首先，政府应重点关注农村非户籍迁移群体，在就

业保障、社区服务等方面为其创造有利于城市务工的就业环境与制度体系，促进其家庭化流动，
从而减少留守儿童，增加儿童的迁移机会。 其次，针对已经流动迁移的家庭，政府应多方位保障

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保证这部分儿童能够通过迁移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而非中断学业。
最后，针对流动时机和迁移距离的影响，政府应建立相应的服务保障制度，支持农村家庭在儿童

适当的年龄完成迁移。 同时，通过政府补贴、社区服务、社会组织介入等方式，降低远距离迁移

带来的交通成本和社会融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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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ｕｍ，１９８７，２（２） ：２１１－２３６．

［１２］李丹阳，李蕤 ． 童年期家庭不良经历与个体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研究［ Ｊ］ ． 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９） ：１３
－２１．

［１３］Ｋｎｕｄｓｅｎ Ｅ Ｉ，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Ｊ Ｊ，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Ｊ Ｌ， ｅｔ 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６，１０３（２７） ：１０１５５－１０１６２．

［１４］王亚鹏，董奇 ． 基于脑的教育：神经科学研究对教育的启示［ Ｊ］ ．教育研究，２０１０（１１） ：４２－４６．
［１５］Ｈｅｃｋｍａｎ Ｊ Ｊ．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Ｆｏｓｔｅｒ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０，５４（１） ：３－５６．

（责任编辑：宋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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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ＪＩＡＮＧ Ｈａｏｊｕｎ， ＳＵ Ｑ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ｕｓｉｎｇ ＣＦＰＳ ｄａｔ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ｕｌ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ｄｕｌ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ｈａｄ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ｍａｔｈ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ｗｈｅ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ａｔ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ｗａｙ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ｕｓｅ ｏｆ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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